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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草是安徽南方的草本植物，又名紫云英，当

地人习惯称为花草。俗话说“红花长一寸、抵得一层

粪”，由于它具有较好的肥效，受到农民朋友的喜爱。

红花草红花草 合肥 王富强

小时候，记得每年秋收后，社员们都会在闲置的农田里

撤上种籽。在严寒的侵袭下，红花草艰难地生长，速度极其

缓慢。等到春风一吹，田野里的红花草立刻鲜活起来，细细

的枝蔓圆圆的叶子，还开出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像一位婀娜

多姿的少女翩翩起舞，把生命中所有的精彩全部绽放在人

们眼前。

春暖花开时节，厚厚的红花草像一床绿色的被子铺盖

在广阔的田野里，它的美丽也引来我们的羡慕和爱恋。每

天下午放学后，大家都不着急回家，而是结伴同行找一块长

势茂密的红花草田。站在田埂上，大家先商讨如何完成作

业，腾出一点时间趴在田埂上急吼吼地写。先写完的同学

开始在红花草田又喊又叫地玩开了，这一闹把其他人的心

都带走了，不管作业是否完成，赶快加入游戏的队伍。，

当又一次来到田间地头，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惊呆了，新

艳的红花草荡然无存，农民伯伯把红花草全部翻犁了，再也

看不到盈盈薿薿的红花草了，再也不能到红花草田里玩耍

了，大家脸上都留下一丝丝的失落和沮丧。

今年清明时节，我带儿子回到故乡，终于找到一块长满

绿油油的红花草田。儿子一时兴起，在红花草田奔跑、跳

跃，享受天真快乐的好时光。我也曾试图像儿子那样，找回

当年的感觉，可岁月的铅华牢牢地绑住我的双脚，索性就坐

在田埂上，一边看儿子欢乐地嬉戏，一边回忆昔日难忘的岁

月，田野上那一串串系在彩色春风里的笑声仿佛还在飘荡。

红花草的美丽是短暂的，到了成熟期，便被埋进松软的

泥土里，变成“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有机肥料。田地像一位

孕育的母亲，需要像红花草一样的植物来补充营养，让土地

渗透出源源不断的能量，养育这方水土上的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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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我们一群知青在大山里。

正月里，山里人是可以尽情疯玩的。就那几亩田，春耕来得晚。

排演舞剧排演舞剧《《白毛女白毛女》》 宁国 刘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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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来知青小组找我们商量：现在农

闲，能否在村里排出大戏？说以往过年，经

常有戏班子来公社唱年戏。现在不信封资

修那套，你们就排出革命样板戏吧，到公社

大场面上去露露脸。

排什么戏呢？我们知青小组三人都是

学校宣传队的。张青云在乐队拉二胡，我和

郑静文跳舞蹈，我们的优势还是舞蹈。我们

商量后决定，把握大点的，还是样板戏中的

舞剧《白毛女》。市文工团的《白毛女》不知

看了多少遍，耳熟能详。

我们作了分工，张青云管乐队（尽管只

有一把二胡），郑静文主演白毛女，我担任

导演。说是导演，实际是照搬照套。

排年戏的消息一下子在村里传开了，村

民们个个兴奋不已，尤其是年轻人。

选演员费了不少脑筋。决定大春一角

由守柱饰演，守柱二十出头，个头稍矮了

点，这且不说，大山里有个习俗，年轻人家

境稍稍殷实点的，成年后都喜欢镶上金牙。

守柱也镶了两颗，这不太符合英雄人物形

象，但除了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人选；杨白

劳由木根担任，木根从外表上看有点少年老

成，老实木讷，演杨白劳比较合适；黄世仁

由队长儿子韩先桂担任，他也镶了金牙，好

在反面人物无关紧要；黄母由英莲扮演。

半个多月过去了，白天黑夜连着排。

戏排得差不多了，要考虑服装道具，我

把要求说出来，大家分头行动。服装不成问

题，山里的妇女穿的都是右边开扣的大襟上

衣，姑娘们把箱底都翻出来了，让我们选一

些颜色相近的花衣跳集体舞用，男人们好

说，上山劳动穿的补丁衣服，是最合适的戏

服，很符合穷苦佃户形象。白毛女的白发用

漂过的麻，一根根系在一根粗点的麻绳上，

成一环形，戴在头上十分逼真。乡民们真有

办法，就连地主的瓜皮帽、长袍，黄母的头

饰、裙袍等都能到邻村、亲友家淘古董似地

挖了来。

队长到公社汇报后，回来异常兴奋，说

公社决定在露天场子搭戏台，通知四乡八村

都来观看。

演出时，队长坚持开场前要像演古装戏

那样敲一阵锣鼓。村里锣、鼓、钹齐全，有几

个年长的都会敲，我们告诉他，不是演戏剧，

这是现代舞剧，一敲锣打鼓，就搞得不伦不

类，人家会说你是外行。可队长这回挺固

执，一再坚持：“从古到今演大戏，不敲锣鼓

不开台，这是规矩。” 真没想到，这场演出竟

来了这么多村民。露天场上，邻近村民早早

有人搬来长条凳、火桶、火松占位子。开演

前，两旁树杈上、山坡上都坐满了人。公社

领导及其家属都坐在前排，下面一片剥花

生、嗑瓜子声，后面还有很多人站在凳子上。

看着下面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我

突然紧张起来，就这水准，值这么多村民几

十里山路赶过来吗？

大幕总算落下了，我如释重负。偌大

一个露天场子，没有麦克风，五十米以外根

本听不到音响，只能看个大概意思，可乡民

们却看得十分专注，津津乐道。一直到演

出结束，没有人退场，我们谢完幕，乡民们

仍然意犹未尽，缓缓散去，这是我们没预料

到的。


